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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梅

陈越光：我更愿意做一个幕后支持者
� �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以下
简称“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兼秘书长陈越光被称为“中国公
益圈三光”之一，另外两位是徐
永光和康晓光。 徐永光和康晓光
因“商业与公益孰左孰右”之争
引发业界热议， 陈越光备受关
注，是因为敦和基金会向新成立
的西湖大学一次性捐赠 3 亿元，
他本人亦担任西湖大学创校校
董会成员。

陈越光自称“有思想的行动
者”。 他的履历足可印证此言不
虚———他参与希望工程 20 余
年， 曾担任中国青基会副理事
长；他做过新闻人，从一线采编
做到总编辑，先后在《中国残疾
人》、《中国农民》和《科技中国》
等多家媒体担任主要负责人；
他发起创立银汉文化传播公
司， 首创中国电视节目制播分
离模式；他曾主持“中华古诗文
经典诵读工程”， 引领超过 800
万少年儿童赏读千古美文。 最
近几年， 陈越光逐渐将研究重
心转移至中国慈善文化领域，
由他主导与中国慈善联合会联
合主办的“中国慈善文化论坛”
已举行三届。

陈越光已过花甲之年，言谈
中却涌动着年轻的激情与活力。
虽然有时候他会痛心疾首地说

“你们真是让我失望”，不过他始
终相信，世俗意义的“成功”是供
后辈青年砸烂的锁，未来这些年
轻人必将达到前辈一代人经验
所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本质上我始终认定一件
事：一个人应该一生工作。 如果
生命最后一刻是倒在工作台上，
那是人生的幸福。 我年轻时候的
信念延续到今天，就是一个人到
了白发苍苍之时，心里依然能够
响起咚咚战鼓，能够被使命所召
唤。 ”他说。

基金会办大学

《公益时报 》：2017 年 ，敦和
基金会用两周时间一次性完成
对西湖大学的 3 亿元捐赠，作为
社会组织，基金会办大学该如何
扬长避短？

陈越光： 就体制特点来说，
民间社会力量办学有两点优势。
第一是更容易贴近需求，力求整
体决策的科学性；第二，凡是政
府办的大学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必须追求公平第一、 卓越第二。
而民间社会力量办学的时候，就
可以是卓越第一，适当兼顾公平。

基金会办学本身并非是与
政府办学作类比，可以相较而言
的是同样的民间力量办学的其
他主办方， 比如企业和个人办
学。 相比之下，基金会办学具有
更好的社会广泛性，更有利于吸
纳和接收社会资源。 与此同时，
它可能存在的短板就是集中性
和专注性。 如果企业和个人有办
学愿望，那么他们会将全部精力
和专注倾覆其中，而基金会这样

的机构则不同。 首先基金会的理
事都属于兼职，因为无法专注和
集中，而往往使得举办方的责任
旁落、 规制建立的意见不统一，
导致责权利过于分散。

所以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强
调的首先是分工原则，基金会更
多的责任应体现在筹资，大学日
常的管理落实在校董会，当然校
董会是由基金会提名的。 其实紧
随其后的各种挑战会持续，校董
会也面临着此类问题，即他们是
否有能力成为一个坚强领导的
集体。 这中间当然有一系列的机
制，我们也在努力地摸索这方面
的工作。

比如为了便于校董会工作，
更好地体现专业性，第二次校董
会专门成立了三个专业委员会。
财务与审计委员会， 我担任主
席，我们在财务与审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上就决定，聘请财务与
审计的专家来参与这方面的工
作；薪酬委员会，由校董会主席
钱颖一兼任主席； 发展委员会，
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吸纳和扩大
资源，由张磊校董任主席。 以后,
还可能设立更多的专业委员会。
校董会的决策性思想尽可能经
过专业委员会的进一步评估，拿
出评估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再进
入校董会决议。 这样的基本架构
搭建完成后，不仅明确了各自责
任，也为将来长远开展工作奠定
了基础，慢慢磨合，逐渐找到最
佳的工作方法和协作配合流程。

伟大的基金会

《公益时报 》：你认为 “要成
为伟大的基金会，必须具备三要
素的种子结构 ： 一个伟大的愿
景+科学的基金会制度设计+有
伟大理想的专业人才。 ”可否结
合敦和基金会的具体实践阐释？

陈越光：作为一家非公募基
金会，敦和基金会的愿景和使命
是“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
谐”，这两者是一致且递进的。 因
为我们相信中华文化中自身包
含了和谐的种子。 中华文化讲
“天地人”，认为和谐是天道的自
有规则，这在《易经》中是有具体
体现的。 之所以说“递进”，是指
中华文化的扩散力和传播力越
来越发散，而且这种愿景的实现
是可期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也是因为认同这个愿景而来
到敦和基金会。

所谓“科学的基金会制度设
计”，其实质是基于文化支撑。 在
文化上面，我们会提炼出一些原
则，这些原则会变成我们的规则
和制度，在这些规则和制度中也
会越来越创造出丰富的操作手
法。 我们讲基金会的文化建构，
在西方体系里，一般是权利本位
的，先确定什么是你的权利。 而
中国文化则不同，我们提倡责任
本位，是通过责任来体现出一定
的权利，或者说用责任来充实权
利。 其实你很难界定这两种哪一

个更好，但无论哪一种强化过头
了都有弊病。 个人权利强化过
头，导致社会整合度就差；责任权
利过头，就会影响、甚至侵犯他人
的权利。 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

如果拿这种文化元素来分
解我们工作中的权利和责任问
题，提炼对比，你会发现，权利是
外在赋予的，可以转让；而责任
是自我认知的，属于内生，不可
转让。 那么在含义和文化解读之
后，如何结合我们自身工作进行
认知和总结？

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我
们采取的是集体用权，个人负责
的原则。 即两头个人，中间集体。
一头是项目官员，其个人完成对
项目的评估、 判断并提出申请。
另一头是授权的项目审批者。 但
这个审批的工作流程必须在中
间阶段完成， 须经过集体讨论。
所以我们规定，审批者不准指定
项目，包括我也没这个权利。 中
间集体就是我们不准“非会议决
策”， 任何一个项目必须经过会
议决策，当众拍板、当众决策，最
后当众宣布是否同意执行项目，
也不搞票决制。

最后就是我们要汇聚一批
有情怀有能力的人一起来做事。
海明威说：“冰山之所以壮观，是
因为它八分之七在水下。 ”我曾
经说过：“做冰山，不做浮冰。 ”有
员工就问我，冰山水上的三分之
一是什么、水下的三分之二又是
什么？ 我告诉他，水上的三分之
一就是我们的公益项目，水下的
三分之二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我
们的机制和文化；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人员和队伍。 其实我认为
这部分是最应该花力气的，但目
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是以
什么样的方式给予团队赋能，需
要思考。

做一个幕后的支持者

《公益时报》：你倡导慈善文

化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要有“青
年性”，然而那种无畏无惧、敢于
挑战创新并打破一切枷锁的不
俗，该如何在世俗的洪流中坚守？

陈越光： 提到这个问题，我
们首先要明了， 青年性的本质
是什么？ 那就是你满腹的衷肠
还没有被世故人情所玷污和冲
淡，因此你还会热泪涔涔，而不
仅仅是因为个人的不幸。 因此
无论天涯海角，你还看得到、听
得见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就
像风一样狂飞起来； 因此你不
会被高高在上的权威所吓倒，
而是本能的产生一种挑战的热
情。 在你眼里的成功，是供后人
和年轻人去砸烂的锁。 一个人
具有青年性， 就是回到他的本
质和本元， 回到内心最自然的
状态。

《公益时报》：做到这一点何
其难。

陈越光： 人其实是这样，要
看自己往哪头去付出。 即便你要
去追逐名利，也是要付出很大代
价的。 你要把自己变得城府颇
深，喜怒不形于色，要学会拍马
屁，要揣摩领导心思，然后去换
取自己祈求的一点利益，那也是
很累的。 保持青年性当然也是很
难的， 但这是你本来就有的东
西。 正如在王阳明看来，一面镜
子模糊了，照不清东西了，不是
要在镜子上加什么，而是要擦拭
干净才能看清楚。

保持青年性就是擦镜子，也
是同样的道理。 凡人的目光总是
短浅的，也许大多数人还是选择
去做了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 。
那么我们来看最后的结果是，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永远保持青
年性。 就像巴尔扎克说：“十全十
美是上天的尺度，但追求十全十
美是人间的尺度。 ”历史会有一
个平衡。

《公益时报》：这些年你专注
于慈善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操，
未来想做到什么高度、积累到什

么厚度，就会对自己比较满意？
陈越光：我先说我的角色定

位，我并不愿意去做永光这样有
点像“带头大哥”似的人物，我更
愿意做的是一个幕后的支持者。
我对敦和的定位就是“做守道者
的同道，做步行者的陪伴，做探
索者的后援”。

现在必须要看到年轻人的
成长和崛起。 虽然有时候我痛心
疾首地说“你们真是让我失望”，
但是他们在慢慢成熟，而且未来
会达到我们这一代人经验所不
可能达到的高度。 所有以往的经
验都属于历史，关键的问题是未
来并不在今天的延长线上，那你
就要懂得你在昨天和今天的全
部经验在某一个角度看是可能
归零。

我认为永光在行业中间的
地位主要有两个：首先他是这个
行业的先行者， 这是历史造成
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希望工
程在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一枝独
秀，我们都受到了永光的影响。
他做青基会的时候， 我们都去
支持他，那时我也是志愿者。 另
外，永光身上有一种我们这一代
人少有的品质， 他胸怀开阔，他
成全所有的人。尽管为此我们也
经常拿这个调侃，说“永光说好
的人，可未必真的是好的。 但永
光说不好的人， 那我们肯定不
要理他了。 ”他是个愿意托起别
人的人， 这种品质在我们这个
时代是稀有品，极为可贵。

《公益时报》：你评价一下自
己吧。

陈越光：我觉得我是一个行
动者，也有点思想。 跟这个行业
里的大部分人来比，我算是有比
较好的理论素养的；在学术文化
领域，我又是少有的管理与判断
兼具的人。 我在理论思维和实践
管理之间是可以自如往返的。 我
不会去当这个领域的领头人，这
个领域应该交给年轻人，我是他
们持续的支持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